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冯雪峰

如果对冯雪峰研究进行历史的考察，那么，从20世纪80

年代中期至2016年《冯雪峰全集》未出版之前，冯雪峰研究的

主要文献大致包括“作家作品类”、“作家传记类”、“研究资料

类”三种。其中，“作家作品类”主要包括《雪峰文集》（四卷本，

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出版第一卷，余下三卷至1985年7

月出齐）、《冯雪峰论文集》（上中下三卷，人民文学出版社，

1981年版）、《冯雪峰选集·论文编》和《冯雪峰选集·创作编》

（各一卷，人民文学出版社，2003年版）以及数种于不同时期

出版的单部作品集（如著名的“湖畔诗社合集”之《湖畔》、“湖

畔诗集二”《春的歌声》等）。“作家传记类”主要包括陈早春、万

家骥的《冯雪峰评传》（重庆出版社，1993年版）；吴长华的《冯

雪峰评传》（上海书店出版社，1995年版）；陈早春、万家骥的

《冯雪峰评传》（人民文学出版社，2003年版。结合著者的“修

订后记”可知，该书可作为1993年版的“修订版”）；徐庆全的

《周扬与冯雪峰》（湖北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孙琴安的《雪

之歌——冯雪峰传》（浙江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吴长华的

《冯雪峰的传奇人生》（文汇出版社，2012年版）。“研究资料

类”主要包括包子衍编撰的《雪峰年谱》（上海文艺出版社，

1985年版，为“中国现代文学史资料丛书”甲种之一），和在冯

雪峰逝世10周年之际（1986），中国文史出版社出版的由胡愈

之“作序”，包子衍、袁绍发编的《回忆雪峰》一书，内收冯雪峰

生前好友撰写的纪念文章40余篇。包子衍、袁绍发、郭丽卿、

王锡荣编的《冯雪峰纪念集》（人民文学出版社，2003年版），

内收纪念文章近60篇，是在《回忆雪峰》一书基础上增补、调

整、修订而成。值得补充的是，2016年1月，由包子衍、袁绍发

编的《回忆雪峰》一书作为全国政协文史和学习委员会编的

“文史资料百部经典文库”之一，曾于中国文史出版社再次出

版。通过历史的梳理，我们不难看出冯雪峰研究文献在20世纪

80年代之后得到长足的发展，首先与新时期之后冯雪峰重回文

学史的研究视野有关。其次，各式冯雪峰研究文献的搜集、整理

与出版与冯雪峰研究不断深入有关，而各种纪念冯雪峰的活动

又对此起到了促进作用。1986年7月《回忆雪峰》的出版可作为

是年3月在北京举行的冯雪峰逝世10周年纪念活动、举行全国

性冯雪峰学术研讨会的“一种延续”；2003年6月，人民文学出

版社同时推出《冯雪峰选集·论文编》《冯雪峰选集·创作编》《冯

雪峰评传》《冯雪峰纪念集》显然与“纪念冯雪峰百年诞辰”的主

题活动有关。而事实上，同年9月由中国文学艺术工作者联合

会、中国作家协会和人民文学出版社在北京联合举办、召开了

规格高、规模大的“冯雪峰百年诞辰纪念大会”。

从冯雪峰研究文献的“发展史”看待2016年6月由人民

文学出版社推出的12卷本的《冯雪峰全集》，该全集无论就规

模、质量、编辑水准，还是时值冯雪峰逝世40周年，都在冯雪

峰研究史上具有“里程碑”的意义。第一，就编辑本身而言，《冯

雪峰全集》编委会以和冯雪峰长期共事、多年于人民文学出版

社工作、撰写过《冯雪峰评传》的陈早春为主任，其编委既有冯

雪峰的长子冯夏熊、长孙冯烈，又有多年从事现代文学研究的

著名学者、资深专家如孙玉石、朱正等。就具体的编辑实践来

看，《冯雪峰全集》版本与注释相结合，回避了以往许多作家全

集作品不注明出处的“缺憾”——“已经发表的作品在收入全

集时基本按照初版本并参照其他版本校勘，未发表的作品均

根据手稿核校。在注释方面，保留作者原注及译著中的原版注

释，并增加了作品刊发及版本沿革等情况的资料性、说明性注

释。”（《冯雪峰全集》第1卷正文前之“出版说明”）此外，作为

一种补充，《冯雪峰全集》在第12卷“附录部分”收录了冯烈和

方馨未编录的《冯雪峰年谱》及《冯雪峰名录》，“概要记录了作

者的生平与著译情况，为阅读及研究提供资料。”（《冯雪峰全

集》第12卷正文前之“本卷说明”）第二，就内容而言，《冯雪峰

全集》不仅收录了冯雪峰的诗歌、散文、小说、少儿读物、电影

文学剧本、寓言故事，还收录了杂文、论文、回忆录、书信、日记

和翻译作品，再者还包括政务文稿函件（笔记资料、工作报告

和函电等）、外调材料和运动材料（特定时期应当时运动中各

方的调查所写的历史材料及1966年之前在政治运动中的发

言、检讨等文字）。这种依据作者生前所写文字（公开发表与未

发表）的“全景式”收录方式，一方面全面呈现了作为诗人、作

家之冯雪峰的创作实绩，另一方面则让人们看到了文艺理论

家、翻译家、鲁迅研究专家之冯雪峰的文字著述。而像外调材

料、运动材料以及政务文稿函件等“原始文献”的收录，更提升

了《冯雪峰全集》的历史价值。“由于作者与政界、文化界甚至

军界高层都有交往，这些材料涉及中国现代史，包括文学史上

的重大事件，因此具有重要的史料价值。”（《冯雪峰全集》第8

卷正文前之“第八、九卷说明”）第三，就形式而言，《冯雪峰全

集》第1卷前有“出版说明”，每卷前又有“本卷说明”，利于读

者了解、阅读每一卷的内容。与此同时，《冯雪峰全集》每卷之

前都配有大量关于冯雪峰本人及其文献的老照片，图文并茂、

极具年代感，有助于读者在“回归”、“还原”当年场景的过程中

了解历史。

《冯雪峰全集》的出版夯实了冯雪峰研究的基础，冯雪峰

研究将由此进入一个新的阶段。需要指出的是，《冯雪峰全集》

虽在冯雪峰研究中占有无可替代的地位，但冯雪峰研究的文

献问题却需要理解意义上的广、多、全。正如上文谈及20世纪

80年代以来冯雪峰的文献研究包含三个重要种类，作家传记、

研究资料等都会在具体研究中拥有自身的价值、产生积极的

作用，并形成新的研究视点与论域。限于冯雪峰研究中相关文

献数量大、种类多，这里仅以“传记类”资料粗略探讨冯雪峰研

究中的文献问题。

按照宽泛的理解，传记可以包括传主的日记、回忆录和年

谱。鉴于《冯雪峰全集》中已包括这些内容，本文只谈具体的

“冯雪峰传”及其与诸如《冯雪峰全集》之间应有的“文传相印”

式的互动关系。从上文列举可知，成书意义上的“冯雪峰传”已

有20余年的历史，其形式包括“评传”、“传”、“生平故事”以及

“关系式传记”（即徐庆全的《周扬与冯雪峰》）等几种。按照学

者马良春、刘增杰等的看法，作家传记可以被归纳至“现代文

学史料”的范畴之中。作家传记是现代文学史料类别之一，理

当成为现代作家、现代文学研究的重要参考文献。具体至冯雪

峰，其传记对于了解冯雪峰的性格、生活道路、创作观念、创作

成就等方面常常具有重要的价值。通过阅读“冯雪峰传”，人们

既可以了解冯雪峰这个浙东人百折不挠、刚强正直的性格，又

能读到他如何走上创作道路与革命道路，还能读到他在新中

国成立之后如何从上海来到北京，先后任职于人民文学出版

社、《文艺报》，成为文学界重要领导以及在50年代后经历的

坎坷曲折。不仅如此，阅读“冯雪峰传”还有助于拓展、深化通

过学习教科书而形成的文学史观念。比如，对于冯雪峰与鲁迅

的关系，许多人都知道冯雪峰是鲁迅的弟子、中国共产党与鲁

迅之间的重要联络人，但很少有人能够想象到鲁迅在深刻影

响冯雪峰的同时，冯雪峰也影响了鲁迅。“鲁迅后期之所以能

够成为非党的布尔什维克，能够成为无产阶级文化新军的伟

大旗手，主要的当然是时代的造就和他自己主观努力的结果，

但也与冯雪峰的工作和影响有关。”（陈早春、万家骥：《冯雪峰

评传》）再比如，对于冯雪峰和周扬之间的关系以及现代文学

史上著名的“两个口号之争”，也只有阅读相关传记、通过历史

场景的还原，才能更为清楚地了解其中错综复杂的关系、相关

作品的生成以及所谓书生意气和由此造成的相互之间的误

会，等等。

结合惯常的经验，作家传记是作家研究的重要文献，但面

对如此多的同一作家的传记如何选择，对涉及人员众多的同

一事件应当如何使用传记仍是一个实践的课题。显然，作家传

记作为参考文献要与作家作品紧密地结合在一起，而后才是

在搜取大量资料的基础上，通过比较、分析得到结论，这一客

观前提其实告诉我们对于作家传记的采信，既包括传记版本

本身的甄别、选择，也包括同一作家不同版本传记之间的比较

与“互见”，同时还涉及到相关作家传记之间的“跨版本比较”、

避免孤证等。以冯雪峰和周扬的关系为例，现有的几种“冯雪

峰传”都不同程度记录了两者之间的交往史，其线索大致为

“相识、提携（指冯雪峰对周扬）——误会、矛盾——共同患

难——和解（主要指冯雪峰晚年的寓言《锦鸡与麻雀》及由此

出现的“两只锦鸡”的形象说法）”，但相比较而言，徐庆全的

《周扬与冯雪峰》由于专题性的研讨自是记录两人交往史中最

为详尽的一本。再比如，丁玲对于冯雪峰的爱慕之情（主要指

丁玲的《不算情书》）以及超越后升华为革命同志的友谊，不仅

影响了丁玲的人生道路，而且也是凸显冯雪峰作为一个理性

而坚定的革命者、具有公而忘私品格的一个重要方面。然而，

纵观现有的几本“冯雪峰传”，除吴长华的《冯雪峰的传奇人

生》之外，其他几本传记出于种种原因的考虑，或是寥寥几笔

带过，或是漠而置之，这一忽视历史、为尊者讳的做法，并不是

一部“良传”应有的品格，同时也在很大程度上遮蔽了读者的

视野。相比较而言，为数众多的“丁玲传”都客观公正地分析了

冯雪峰与丁玲之间的情感和革命同志式的友谊。这些在“冯雪

峰传”书写过程中存在的事实，至少告诉我们，孤立的阅读作

家作品并不能完全理解作品背后潜藏的曲折历史和人格密

码，而在参考作家传记的同时，相关作家传记之间的“跨版本

比较”同样是了解传主生平的必要途径之一。由此延伸下去，

必将会为作家研究打开新的空间，带来许多新的话题。

如果结合冯雪峰的研究现状，审视“冯雪峰传”的写作现

状，我们可以发现“冯雪峰传”本身就可以作为一个研究对象，

进而丰富冯雪峰的研究。作为作家传记之研究同时也是一种

文献研究，“冯雪峰传”既可以以成书意义上的传记文本为研

究对象，也可以取宽泛义，将冯雪峰的日记、回忆录、年谱纳入

其中进行整体性考察，还可以与鲁迅、丁玲、周扬等人的传记

文本进行“跨版本”比较研究，考证一些悬而未决的史实。在此

过程中，“冯雪峰传”研究始终要以《冯雪峰全集》这样的属于

作家本人原始材料的权威文献相结合，不断实现“文传相印”，

而冯雪峰研究中的文献问题将由此得以激活并获得新的研究

契机。

1941年 2月 16日，冯雪峰在浙江义

乌神坛村家中被国民党特务逮捕，后被押

往专门关押政治犯和被俘新四军干部的

上饶集中营。冯雪峰关在被称为“狱中之

狱”和“黑地狱”的茅山监狱。在这里，他化

名“福春”，经受了将近两年的炼狱般的生

死考验。这就是《真实之歌》中诗歌的写作

背景。该诗集所收诗歌大都写于1941年

与1942年两年间，1943年整理，并于同年

出版。这些诗歌全部为诗人狱中所作，交

织着“生命的荒凉”、“现实的悲哀”、“生命

的渴求”、“革命的乐观”等多重复杂的情

感因子，是研究诗人1941年、1942年思想

动态、精神风貌及诗艺变化的最佳文本。

它们真实地记录了作为职业革命家和思

想型诗人的冯雪峰在最危险、最艰难岁月

里的高洁而伟大的人格风范和精神气质。

《真实之歌》原题为《荒野断抒上卷》，

题名为“雪峰著”，共132页。收诗38首，外

附《黎明》一首（为《荒野的曙色》初稿）。

1943年12月由作家书屋出版社出版（发

行人为姚蓬子）。土纸印刷，纸张厚实，柔

韧性好。封面由汪子美设计，大小为

18.3cm×12.8cm。封面一分为二：左侧

（约占纸封面的三分之一）为蝶嬉花间

图——一株花草，枝叶繁茂，花蕊饱满，美

丽蝴蝶翔于蕊上，美不胜收；右侧自上而

下分别为题名、作者和出版社，字体皆为

暗红色。卷首有序，以委婉、隐曲口吻，交

代了写诗的历史背景、自己的身心遭遇以

及对生命、理想的看法。云：“这一卷零散

的抒情诗及下一卷一篇长诗《彗星》，是我

一九四一年和一九四二年生大病时所作，

我在最灰暗的日子中的破裂的心境之

物。……最主要的是我住在和人们隔离的

荒凉山野中的病院里，我远隔朋友和亲

人，病虽未至死，那时的诊断却是没有痊

愈之期。因此，我的心境早就变成非常的

坏。……在这样的环境中，我以写诗为消

遣……单说那最初的动机，就只由于有一

天黎明，我窝在病床上，忽然从窗口我看

到仿佛未有过似的极清新的天色。只是这

样而已。……”所谓“病院”实指茅山监狱，

所谓“生大病”、“没有痊愈之期”也即暗示

被囚禁、永失自由之意。卷末最后一页为

文学广告，上有“荒野断抒下卷 彗星

即出”字样。其实，《彗星》为一篇回忆友人

的长诗，但并未出版，诗稿也永久地遗失

了。初版本底封有“重庆市图书杂志审查

处审查证安图字一一九八号”字样。

民国时期图书审查制度对诗人的写

作产生了潜在影响，而狱中环境使得诗人

也更多以托物言志方式，或托意于物，或

寄情于境，隐曲表达革命意志或一己情

感。由此，我们可以清晰地看到，象征、比

兴、夸张、变形等艺术手法在这些诗中得

到大量运用，从而一改早期（可称为“湖畔

诗社”）的那种清新与明透。不仅具体的时

间、地点或相关背景被有意隐去，而且很

多诗歌的内容、主题或意指也变得模糊、

晦涩。这种修辞意向显然是作者有意为之

的：一方面，要防范狱中特务们的识别，因

而必须辅之以隐曲表达，另一方面，又要让

自己的同志有所领悟，因而又必须付之以

必要的读写通约性。由此，我们可以清晰地

体验文学的外部因素对诗人创作所产生的

直接影响。这也充分说明，新文学文本或版

本的生产与传播，受到多方面的影响，文学

研究必须将外部考察与内部研究结合起

来，任何割裂两者关系的做法都是不可取

的。然而，有意思的是，这样的审美实践在

客观上却产生了另一种结果，即这些诗歌

在审美特质上有着鲁迅《野草》式的独语风

格。它内敛、含蓄，表意抽象、深邃，多展现

有关生命的形而上思考。在这些诗中，对

黑暗现实、苦难情怀与死亡意识的深度体

验，时常与对生命中力与美的形而上表达

互不分割，而由现实进入超现实，或者由

想象进入幻境，诗人对自身意志或形象的

审视与表达愈发立体而多义。

抗战胜利后，冯雪峰从《真实之歌》中

抽出17首，重新出版，定名为“灵山歌”。

《灵山歌》1946年9月由作家书屋（上海中

正中路六一零号）出版，仍署“雪峰著”。正

文共64页，最后一页为广告页，上有冯雪

峰著作六种。与原诗相比，除改动了次序，

个别诗题有所改动，对相关词条做了注释

外，其他一概未变。诗集封面大小为

19.5cm×13.3cm，封面上的图画喻意鲜

明：沉重的铁环象征诗人遭受过牢狱之

灾，有力的手臂喻指强力控诉与反抗。卷

首也有序，云：“这是我曾以《真实之歌》的

名字，在重庆出版过的三十多首入狱时所

作的小诗中选存的几首诗……但在出版

时，这类作品要在重庆检查通过就须隐瞒

它的来历；而为现代中国史上的名胜——

灵山，则更不能直书其名及其神圣的血

迹，致使我不能不将中国地理上无从查考

的‘灵山’，还加以伪装的注解了……”将

“云山”改为“灵山”，并增加了注解，这是

最为重要的变化之处。另外，诗人在序言

中还交代了定名为“灵山”的原因：“我还

把它来作集名，就因为我们对于不屈的英

烈的哀念和敬慕，始终和我们一切更为真

实的情感相联结着的缘故。”《灵山歌》堪

称《真实之歌》的精华版，其初版本有不少

为毛边本。这极为珍稀、罕见，因为“毛边

本在中国现代文学界的兴盛，大致始于

1920年代前期，止于1930年代中期。抗战

爆发后，印刷条件大不如前，无论国统区、

陕甘宁边区还是沦陷区，毛边本几近绝

迹。”（陈子善：《雪峰—〈灵山歌〉》）1947年

6月《灵山》出再版本。

《灵山歌》和《雪的歌》是诗集中最长

的两首诗，两者加起来共有13个页码，占

了整个诗集近四分之一的篇幅。因此，若

全面而深入研究冯雪峰在这两年中的思

想及精神状态，这两首诗是无论如何也不

能轻视的。《灵山歌》为一座山而歌。在诗

人心目中，它的奇异，它的秀气，它的不

屈，它的圣迹，都是多么地不同寻常，更是

因为一位伟大的革命先驱而永垂青史。

“伟大的先驱者，曾聚了大军，/扯起大义

的血旗，/灵山，始终是胜利的标记。”这是

对方志敏及其领导的革命队伍的礼赞；

“从这山，我看见了我们这一代人的真实

的灵魂：/他永远被人类自己的伟大不屈

的力所旋动，/他永远渴血似地渴求着这

力的奇异的美。”这是诗人崇高革命情操

的集中呈示。《雪的歌》为飘雪而歌。它的

轻柔，它的旋舞，它的美丽，它的高洁，在

诗人笔下，宛然天国，臻于幻境。它让“黑

暗的天空”与“黑暗的大地”焕然一新，不

仅“弥天的暗黑被我所扰乱”，还使“死寂

的世界”、“北方的荒土”变得洁白而温暖。

“所谓雪儿狂舞的日子/是我支配着大地

的日子/但大地是清醒的呵/一切的行进

都依着我的韵律”。诗人幻化为雪花，轻盈

飘洒，拥抱大地，覆盖山河，实是对和平、

静穆、完美世界的渴望与呼唤。长诗质地

柔美，是诗人对自我形象与精神的素描。

《灵山歌》中那十几首短章更富魅力，

无论以传统比兴与象征表达深邃的生命

内涵（比如《孤独》《背影》），还是以直抒胸

臆方式表现奔突的炽热激情（比如《火》），

都展现了不同于现代派诗人——比如以

李金发为代表的西式象征派，以戴望舒为

代表的中西合璧式的唯美派——的诗艺

特质。他在继承民族诗艺传统，探索并实

践现代诗歌象征艺术方面，都有其独到的

贡献。比如《孤独》：

哦，孤独，你嫉妒的烈性的女人！/你

用你常穿的藏风的绿呢大衣/盖着我，/像

一座森林/盖着一个独栖的豹。

但你的嘴唇滚烫，/你的胸房炙热，/

一碰着你，/我就嫉妒着世界，心如火灸。

毫无疑问，在这首诗中，“孤独”指涉

一种生命状态，而且，无论向内，还是向

外，它都具有高度自指性。当“孤独”具化为

“女人”，“女人”以其“藏风的绿呢大衣”盖

着“我”时，豹的独栖、孤傲、忧伤就愈发明

显；然而，当女人以滚烫的唇，炙热的胸，将

“我”激活，那便“心如火炙”。可见，孤独又

是一种形象，或如女人，或如豹子，但又都

是“我”的一种外化。这个“我”难道不就是

那个深陷囹圄而被束被困的冯雪峰吗？

比如《火》：

火！/哦，如果是火！/你投掷在黑夜！

我心中有一团火，/我要投出到黑夜

里去！/让它在那里燃烧，/而它越燃越炽

烈！/熊熊的火！/炽烈的火！/黑夜吞没着

它，/黑夜燃烧着它！

“火”与“黑夜”都是一种象征。“火”与

“黑夜”的相互缠斗，正昭示了光明与黑暗

的彼此较量。这种缠斗或较量是残酷而激

烈的。明知“黑夜”绵延无边，“火”也毅然

前往，与其说“黑夜”吞没着它，燃烧着它，

还不若说“火”在与“黑夜”的战斗中获得

了永生。这首诗是不是很容易让我们想起

鲁迅笔下的“死火”形象呢？

再比如《荒村》：

呵，她，一个小小的人儿，/然而已经

饱尝浩大的辛苦！/可不是疲乏已使她迟

钝，/血性使他单纯，/而稚勇的童心，又使

她/ 赶向广阔的热诚？

可不是——/呵，这是一个美的，/至

高的/眼色？

在这首诗中，“她”“饱尝浩大的辛

苦”，面对血性，依然保有童心，依然趋向

热诚，显然，这是诗人的自况。

1979年 10月，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

《雪峰的诗》，首印1000册，卷首有诗人各

个时期照片及手稿一份，卷末有楼适夷写

的《诗人冯雪峰》。该书除收入《湖畔》《春

的歌集》中的属于诗人本人的诗歌之外，

还收入《真实之歌》《灵山歌》和新发现的

10首遗作。这些诗歌除了次序上偶有调整

之外，基本保持原作风貌。其实，无论在世

时的冯雪峰（1976年以前），还是其家属或

友人，在整理、编辑诗选或文集时，都严格

忠实于原著，尊重历史，不妄自修改，即使

偶有改动，也必作详细交代。这和后来作

家家属在编辑文集时屡屡改写、增删原作

内容，而不做任何交代相比，形成了一个

鲜明的对比。为已逝作家，尤其经典作家

编纂文选或文集，是一项非常严肃的工

作，所收版本为哪年哪版，所收文本为哪

年写就，哪年发表，发在哪个刊物，等等，

都要详细标注。如果所收版本或文本为修

订本，也都要详细说明修订时间和内容。

这样做的目的是，无非是给后人客观、公

正地评价其文学史地位和文学价值留下

第一手的资料，若不如此，就会给研究者

及读者带来不必要的麻烦。正是从这个意

义上，笔者觉得，冯雪峰及其亲属在对待

历史文本和编纂、整理诗集时的做法和姿

态，都是值得予以肯定和发扬的。

与鲁迅一家合影


